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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的魅力与特色探究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的魅力与特色探究
左娅婷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文化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3

摘  要摘  要：动词重叠是汉语中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语法手段，能够细腻传递动作的情貌、动量及
时量特征，是汉语语法系统中极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四川方言作为西南官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动词重叠形式承袭了汉语动词重叠的共性特征，又在长期的地域使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表达体
系。本文以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与口语实例，重点分析“V 倒 V 倒”、“V
起 V 起”、“V 一 V 的”、“要 V 不 V”、“V 没 V”等几类特色重叠形式的结构特征、语法功能、
语义内涵并对比其与普通话动词重叠式的表达差异。研究发现，四川方言动词重叠更倾向于表现
动作的持续、状态的反复及临界情态，其表达贴近日常交际场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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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0 引言

动词重叠是汉语表达动作情态、动量及时
量的一种重要语法手段，在现代汉语各地方言
中均有体现，且因地域文化与语言发展的差异
呈现出多样的表达形态。在普通话中，重叠形
式主要表示短时、尝试或轻松意味。而四川方
言（以成渝片西南官话为代表）的动词重叠形
式更为多样，功能丰富，能够精准细腻地描绘
动作的持续反复、状态的动态变化、动作发生
前的临界情态，还能传递说话人的主观情绪与
评价。这些形式如“走倒走倒”、“想一想的”，
已成为日常口语中富有“川味”的表达。现有
汉语语法研究中，对普通话动词重叠的探讨已
较为深入，而针对方言动词重叠的研究多集中
于形式梳理，对其语义内涵与语法功能的系统
性分析仍有拓展空间。本文以口语实例为基础，
分析几类特色重叠式的结构、功能、语义及其
与普通话的差异，展现其独特魅力。

1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的特色形式与功能1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的特色形式与功能

四川方言的动词重叠形式突破了普通话以
动词自身重叠为主的模式，融入了大量方言特
色虚词，形成了结构独特、功能鲜明的表达体
系，其中以下几类形式在日常使用中频率最高、
地域特色最突出，且承载着普通话所缺乏的语
法功能。

1.1 持续进行态：“V 倒 V 倒”与“V 起 V 起”1.1 持续进行态：“V 倒 V 倒”与“V 起 V 起”

四川方言常用“倒”和“起”作为持续或
状态标记，它们进入重叠式后，表达效果更为
突出。“V 倒 V 倒”表示一个动作持续进行的
过程中，另一情况发生或即将发生，强调动作
的持续是后续变化的背景，形成 “动作持续 — 
事态变化” 的表达逻辑。例如：“红萝卜，咪
咪甜，看倒看倒要过年。”（儿歌）（看着看
着就要过年了。）“走倒走倒就下起雨来了。”
（走着走着就下起雨来了。）“说倒说倒的，
他逗毛了生气了。”（说着说着，他就生气了。）

核心在于表现动作的持续进程及其作为事
态发展的背景，通常用于叙述句中，连接前后
两个相关事件，相当于普通话的“V 着 V 着”，
但使用频率更高，口语色彩更浓。前面常不能
直接加“不”否定，但可用“莫 [piau3]（不要）”
劝阻，如：“莫看倒看倒书就睡着了哦！”

“V 起 V 起” 则与 “V 倒 V 倒” 形成语
义互补，其核心并非强调动作的动态持续，而
是侧重表现动作完成后所形成的状态持续存在，
或动作本身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中进行，更注重
静态的状态呈现。例如：“有钱人的肚子都是
挺起挺起（的）。”（状态持续）“把旧报纸
捆起捆起（的）放在门口。”（动作完成后的
状态持续）“他想起想起的笑。”（动作“想”
反复发生，形成“笑”的状态背景）“背都咳
得来躬起躬起（的）了。”（状态持续且程度深）

核心在于描绘动作导致的状态或动作本身
呈现的状态，后面常加“的”使其更接近形容
词性短语，描述状态。可以做谓语（如上例）、
定语（“躬起躬起的样子”）、补语（“咳得
来躬起躬起的”）。否定式“不 V 起 V 起”常
用于假设句，通过否定状态来突出状态的作用，

（如：“不挺起挺起的，你咋晓得我肚子大喃？”
不端着点架子，身份显不出来嘛？”）。

1.2 反复持续态：“V 一 V 的”及其变体1.2 反复持续态：“V 一 V 的”及其变体

“V 一 V 的”这是四川方言中极具特色的
一类重叠，也是日常口语中使用最灵活的形式
之一。部分语境中还存在 “V 啊 V 的” 的语
音变体，其中 “啊” 会随前一字的韵尾发生自
然音变，如 “晃啊晃的”“扭呀扭的”，二者
语义与语法功能完全一致，仅语音形式存在差
异。

例如：“买几个苹果还选一选的，笑人得
很！”（选来选去，挑剔状）

“新安的灯就晃一（啊）晃的了。”（不
停地晃）

“娃儿些都是跳一（啊）跳的（地）走路。”
（蹦蹦跳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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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儿想一想的（地）哭。”（边想边哭，
反复想）

“脑壳痛得来扯一（啊）扯的。”（一阵
阵地抽痛）

核心语义是描绘动作反复、持续进行时所
呈现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往往具有较长的时
量和较多的动量。“V 一 V 的”整体功能相当
于形容词，可描述主语的状态（作谓语）、描
述动作的方式（作状语，后加“地”）、描述
动作导致的结果状态（作补语）、描述事物的
性质状态（作定语）。常带有说话人的主观评价，
多为不满、厌烦（如挑剔、晃动）、或生动描绘（如
蹦跳、抽痛）。与普通话“V 一 V”表示表示短时、
尝试不同，四川方言“V 一 V 的”语义更接近
普通话的“一 V 一 V 的”（如“一闪一闪的”、
“一扭一扭的”），但四川话更常用简洁的“V
一 V 的”变式。

1.3 临界情态：“要 V 要 V 的”与“要 V1.3 临界情态：“要 V 要 V 的”与“要 V
不 V 的”不 V 的”

情态表达的细腻化是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
的重要特色，这两类重叠式专门用来描绘动作
处于即将发生但尚未发生的临界状态，表达一
种悬而未决的情态。“要 V 要 V 的”侧重于动
作马上就要发生的态势，强调动作发生的紧迫
性、必然性。

例如：“看这天色，雨要下要下的了。”（乌
云密布，眼看就要下了）

“把娃儿逗得要哭要哭的了。”（孩子瘪
着嘴，马上就要哭了）

“他也是要退休要退休的年龄了。”（年
龄到了，随时会退）

后面必须加“的”，前面一般不能加“不”
否定或“莫”劝阻，因为状态已近乎不可逆。

“要 V 不 V 的”：侧重于动作尚未发生、
犹豫不决的状态。

例如：
“他站在门口，要走不走（的），急死个人。”

（犹豫不决）
“她一副要说不说（的）样子，不晓得想

讲啥子。”（欲言又止）
“你看他那要理不理（的）的态度！”（爱

答不理）
“莫要买不买（的）！干脆点！”（在买

与不买间徘徊）
“要 V 不 V 的”描绘动作处于发生边缘的

迟疑、勉强或不情愿状态，后面也必须加“的”，
可以前加“莫 [piau3]”进行劝阻（如：“莫要
唱不唱的！要唱就唱！”），因为动作尚未真
正发生。

1.4 已然疑问：“V 没 V”1.4 已然疑问：“V 没 V”

四川方言常用“V 没 V”格式来询问过去
或现在动作是否发生或完成，这是一种高效的
疑问形式，在日常口语的已然体询问中使用频
率极高。

例如：
“你说没说那句话？”（你说过那句话没

有？）
“饭吃没吃？”（饭吃了没有？）
“东西买没买到？”（东西买到没有？）
“他走没走？”（他走了没有？）
这种格式专门用于询问动作、事件是否已

经发生或完成（已然体）。后面可带“过”（V
没 V 过 ）、 宾 语（V 没 VO）、 补 语（V 没
VC）。普通话一般没有“V 没 V”格式，普通
话表达相同语义用“V 了没有？”（如“吃了
没有？”）或口语中更简短的“V 没？”（如“吃
没？”），但后者不如四川话“V 没 V”规整
和普遍。四川话的“V 没 V”已经成为疑问句
中固有且高频的语法格式。

2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的特色总结与成因探2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的特色总结与成因探
析析

通过对上述几类特色重叠式的分析，可总
结出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式在语义表达、语法功
能、结构形式上的鲜明特征，而这些特色的形
成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四川方言自身的语法
系统发展，同时受地域日常交际的表达需求影
响，是语言内部规律与外部使用场景共同作用
的结果。

其一，强调状态轻动量。与普通话动词重
叠侧重表达“短时、少量、尝试”的动量意义
不同，四川方言的许多特色重叠（如“V 一 V 的”、
“V 起 V 起”、“V 倒 V 倒”）更侧重于描绘
动作进行或完成后所形成的状态，这种状态往
往具有持续性、反复性或呈现特定情貌。例如
“晃一（啊）晃的”描绘的是持续晃动的状态，

“捆起捆起的”描绘的是捆好后成捆的状态，“走
倒走倒”描绘的是持续行走的状态作为另一事
件的背景。这种对“状态”的精细刻画，使得
四川方言的表达更具画面感和生活气息，让方
言的情态表达体系更为完善。

其二，“边缘临界情态”的专门化表达。
四川方言发展出“要 V 要 V 的”和“要 V 不 V 的”
等格式，精细刻画动作处于发生边缘的微妙状
态，这是普通话所不具备的语法手段，这体现
了方言对情态表达的独特关注和细腻处理。

其三，“已然疑问” 的高效形式，契合口
语交际的经济性原则。“V 没 V” 作为询问动
作是否发生、完成的专用疑问格式，以动词重
叠加否定词的简洁结构，实现了对已然体动作
的高效询问，相较于普通话的 “V 了没有？”，
结构更紧凑，表意更直接，显著提升了口语交
际的效率。

其四，虚词成分的融入与虚化，成为特色
重叠式的核心构成要素。四川方言的重叠式中
大量融入了“倒”、“起”、“要”、“没”
等虚词。“倒”、“起”作为持续、状态标记，
是构成“V 倒 V 倒”、“V 起 V 起”的核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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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 V 要 V 的 / 要 V 不 V 的”中表示动作即
将发生的趋势；“没”在“V 没 V”中表示对
动作已然的否定疑问。这些虚词在重叠式中语
义明确，功能固化，是理解方言重叠意义的关键。

其五，结构固化与语法功能转化。许多特
色重叠式，特别是带“的”的格式（如“V 一 V 的”、
“要 V 要 V 的”），其整体结构趋于固化，语
法功能从动词性转向形容词性或状态描述性，
使得它们更像是一个描述情状或状态的固定语
法单位。

这些特色的形成根植于四川方言自身的语
法系统和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 四川方言作
为西南官话的一支，保留和发展了不同于普通
话的体貌表达系统。“倒”、“起”等持续体
标记的活跃，为“V 倒 V 倒”、“V 起 V 起”
等重叠式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方言
作为活生生的口语，其动词重叠的丰富性，特
别是“V 一 V 的”这类生动形式以及临界情态
表达，反映了口语交流中对生动性、形象性和
细腻情态的表达需求。这些重叠式能惟妙惟肖
地模拟动作情状、传递说话人的主观感受，极
具表现力。最后 像“V 没 V”这样 的格式，结
构简洁紧凑，表意清晰直接，体现了语言表达
的经济性原则，符合日常口语高效交际的需要。

3 与普通话的对比及思考3 与普通话的对比及思考

四川方言的动词重叠与普通话在形式、语
义功能和语法性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形式上，
普通话以“VV”、“V 一 V”、“V 了 V”等
自身重叠或简单中嵌为主，而四川方言则拥有
大量依赖方言虚词构成的特色形式，如“V 倒
V 倒”、“V 起 V 起”、“V 一 V 的”、“要
V 不 V 的”、“V 没 V”等。语义功能上，普
通话重叠核心语义是短时、少量、尝试（如“看
看书”、“休息休息”、“想一想”），而四
川方言特色重叠则侧重于持续、反复的状态描
绘（“V 一 V 的”、“V 起 V 起”）、动作持

续背景下的变化（“V 倒 V 倒”）、临界情态（“要
V 要 V 的 / 要 V 不 V 的”）、已然疑问（“V
没 V”）。语法性质上，普通话动词重叠（VV, 
V 一 V）仍是动词性的，可带宾语（“看看书”）；
四川方言的许多特色重叠式（特别是带“的”的）
整体功能更偏向形容词性或状态描述性（如“灯
晃一（啊）晃的”、“肚子挺起挺起的”、“娃
儿要哭要哭的”），主要用于描述状态而非陈
述动作本身。

4 思考：方言价值与语言生态4 思考：方言价值与语言生态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形式生动展现了汉语方
言语法的多样性。它们是方言自身语法系统在
长期使用中形成的有效表达手段，承载着特定
的语法功能和地域文化内涵。研究这些特色重
叠式，有助于深入理解汉语动词重叠的语法范
畴和表达潜力，丰富汉语语法理论，也为语言
接触、语法化、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方言
材料。同时这些充满“川味”的表达，是四川
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活地存在于市井
生活、民间文艺（如方言剧）中，是地方文化
认同和情感联结的语言纽带。认识和保护方言
的语法特色，如同保护语言的生物多样性，对
于营造丰富多元的语言生态环境、指导方言区
人群学习普通话具有积极意义。

5 结语5 结语

四川方言动词重叠以其丰富的形式和细腻
的表达，展现了汉语方言的语法活力。那些充
满生活气息的“V 倒 V 倒”、“V 一 V 的”等
格式，不仅是语法现象，也是地域文化的声音
回响，承载着四川民众的语言习惯与文化性格。
在普通话广泛使用的今天，理解与保护方言特
色，对传承地方文化、促进语言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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